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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改名、更换装置等方式改版的《中国新歌声》是在《中国好声音》基础上的全新尝试，并成为“现象级”的

热门电视节目。《中国新歌声》的节目样式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主流受众的需求，在盲选机制、导师设置、故事叙

事以及制播分离等方面为我国电视节目的制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并在综艺节目本土化过程中的借鉴与创新、创

意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引发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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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歌声》是由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

旗下灿星传媒打造的大型原创音乐节目。自

２０１６年起，该系列节目不再引进国外版权，而是

采用原创模式。以改名、更换装置等方式改版的

《中国新歌声》虽然争议不断，但在２０１６年７月

１５日开播至１０月７日总决赛的１５期节目中，

ＣＳＭ（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全国网收视情

况始终位于前两名，ＣＳＭ５２城市网收视情况更

是１３次位居榜首，仅有两次排名第二。对于《中

国新歌声》而言，无论是对《中国好声音》部分特

色的继承，还是模式的创新尝试，都使其成为“现

象级”的热门电视节目。《中国新歌声》的节目样

式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主流受众的需求，在盲选

机制、导师设置、故事叙事以及制播分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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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电视节目制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并在综艺

节目本土化过程中的借鉴与创新、创意人才的培

养等方面引发新的思考。

一、盲选模式的悬念机制

《中国新歌声》依旧采用《中国好声音》的盲选

模式，但为了突出差异，在具体模式和装置设备上

有所改变。盲选模式一方面突出了“声音”元素的

主体地位，更大限度地抵消因选手外形、表演、舞美

等因素带来的干扰，力图将“声音”的魅力发挥到极

致，在唱功技术上追求公平；另一方面，也为节目的

表现形式留下“悬念”设置空间，而这种悬念也不仅

仅体现在选手的声音与外形可能存在的差异上。

对于一些“男女”难辨的声音，与观众的全知视角不

同，盲选的导师往往会陷入谜团。导师是否会选择

选手，选手会如何选择导师，此时的双向选择甚至

比ＰＫ（对决）和大众评审投票结果更有悬念。也

正因如此，首轮盲选阶段往往是收视率最高的。

《中国新歌声》在《中国好声音》的基础上更改了盲

选规则———各导师战队人数不设上限，该设置为节

目增加了更多悬念。例如，前５期为“导师分班”的

盲选阶段，从ＣＳＭ５２城市网收视情况来看，这５

期的收视率远远超过此后的“五强争夺战”和“导师

对决”，仅略低于 “总决赛·荣耀对决”，而“中秋演

唱会”和“国庆演唱会”悬念最少的两期明显处于收

视低谷（图１）。

注：数据来自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ＣＳＭ）。

图１　《中国新歌声》犆犛犕５２城市网收视情况

相较于《中国好声音》，《中国新歌声》在盲选的

道具设置上也做出了改变，将“转椅”变为“战车”。

在《中国好声音》中，导师手中的“ＩＷＡＮＴＹＯＵ”

按键会使座椅旋转，从“背对”选手变为“正面”选

手，这也是从“听”到“看”的一种转变，但此时的

“看”已是做出决定后的锦上添花，仅仅是“听”的附

加成分，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让受众“看”导师的反

应。在《中国新歌声》中，从高处冲下来的“战车”代

替了原地旋转的椅子，虽然“冲”的行为本身带来了

更强劲的情绪体验，仪式感更强，但悬念揭晓的过

程被“战车”冲下来的过程拉长，削弱了由“听”到

“看”瞬间的情绪反差张度。此外，《中国好声音》的

“转椅”可以让已转身的导师和未转身的导师继续

沟通，这交流碰撞更容易产生火花。而“战车”明显

把导师分为两个阵营，阻隔了这种“已知”和“未知”

的沟通，在悬念设置上有待于进一步优化。但整体

看来，在综艺节目大范围“进口”的当下，节目的每

一步创新都值得鼓励。

二、身兼多职的导师身份

《中国新歌声》延续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设

置，四位导师分别为周杰伦、汪峰、那英和庾澄庆。

导师除了带队、教学、编排歌曲外，还同时兼备“评

委”“主持”等多重身份。《中国好声音》带动了一大

批综艺选秀节目变“评委”为“导师”的潮流。曾经

高高在上、握有“生杀大权”的评委深入地介入选手

之间，从单纯的评判者成为整场竞赛的参与者和带

队人。选手在被导师选择的同时，也可以凭借实力

享有选择导师的权利。

无论是《中国好声音》里的浙江卫视当家主持

华少，还是《中国新歌声》里的名嘴李咏，其出现时

长都较短，更多的是完成必要的串场、冠名商介绍

等任务，而真正对节目节奏进行掌控的是导师。这

种以导师代替主持的模式，使节目流程更自然顺

畅，也更具灵活调度性。例如，《中国新歌声》的四

位导师虽然均为中国乐坛的领军人物，但又在擅长

领域和个人性格方面各具特色：作为一代歌坛偶像

的周杰伦喜欢冷幽默，娱乐范十足的哈林热情而又

古灵精怪，耿直的那英豪爽大气又不乏感性柔情，

热衷摇滚的汪峰则严肃而理性。随着导师间合作

得越来越默契，他们对节目效果的整体把握也越来

越熟稔。导师不仅像主持人一样把控着节目节奏，

也在节目内容的呈现与多视角人生解读等方面引

导受众，拉近受众与选手的心理距离，减少节目接

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隔阂。可以说，身兼多职的导

师本身就是稳定收视率的重要保障。“文艺节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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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化、主持人明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１］，并成

为综艺节目的一种趋势。导师人物设定的完善不

仅丰富了节目的表现张力，为节目的辨识度提供保

障，也打破了主持人与导师两种身份之间的壁垒，

在愈加模糊的边界中探索更为丰富细腻的表达形

式。主持人（导师）本身也被赋予了品牌价值，成为

一档成功节目的标志性符号。各具特色又极具人

情味的角色定位，使肩负主持人职能的导师能更加

灵活多变，甚至可以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来缓解矛盾

冲突。例如，在《中国新歌声》中，打趣、自嘲、不避

讳常在导师交流和碰撞中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新歌声》的改版是一种尝试和超越。

三、中国故事的叙事内核

在改版之前，《中国好声音》虽是照搬《荷兰好

声音》的摄制模式，但已开始注重在故事设置中呈

现“中国故事”。曾参加选秀失败而奋起的吉克隽

逸、完成已故父亲梦想的徐海星、泪洒录制现场的

刘悦母女……在《中国好声音》中，音乐和故事同样

成为感动人心的重要元素，故事成为音乐的串联并

使之升华，可以说中国人喜欢听故事的习惯在《中

国好声音》里再一次得到了满足。整体看来，《中国

好声音》里的故事大多仍集中于“梦想”“爱”“认可”

等正能量主题，也正是因为主题的千篇一律和过度

的煽情，让许多观众逐渐对这类故事产生抵触。随

着录制期数的增加，受众对此类“中国故事”的观感

不一而足。“有些令人潸然泪下的桥段，在微博上

总被冠以对选手的‘包装过度’，也有些选手被质疑

‘为感动而乱编身世’。”［２］虽然在具体设置中有过

度挖掘的嫌疑，但讲述故事本身和讲述背后的摄制

观念是值得肯定的。在传播音乐的同时传播善意

与希望，以导师的提点、鼓励为每一位选手的梦想

提供助力，也宣传了正能量。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

关切，正通过音乐抚慰人们的成长困惑与生活重

负，在当前这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转型期形

成人们对真人秀节目全新的文化期望。

在《中国新歌声》中，对于“中国故事”的选择大

体沿袭了《中国好声音》的脉络，但也显示出一些新

的探索。比如，参赛选手不仅有“北漂”苏立生、少

数民族小伙吉克皓，也有像曾敏杰一样极具个性的

年轻人。独自来参赛的曾敏杰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过度紧张或极度兴奋，反而自然轻松，热情洋溢。

她是当下无数“９０后”、“００后”中的一个，没有大喜

大悲的身世，却具有普通人自身的典型文化特征。

从《中国好声音》到《中国新歌声》，５年来对于故事

的叙述已经达到一个瓶颈，与其生搬硬套，以“套

路”找故事，不如展现一些普通人的普通事，这也是

《中国新歌声》在叙事方式上的创新。同时节目对

故事选择的重新考量也展现出浓厚的本土现代性。

“‘本土现代性’的优势在于，既对本土文化和价值

观非常敏感，同时又能将全球现代性以本土化形式

进行生产，从而呈现出一种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

国文化不断碰撞、协商的文化杂合形态。”［３］中国现

代性虽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多重影响，但仍具有本土

化特色，《中国新歌声》对中国故事的选材实际上是

对中国力量的彰显和中国精神的弘扬。

四、制播分离模式与全产业链的打造

《中国新歌声》定位是“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

节目”，作为《中国好声音》系列节目的延续，节目依

旧由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旗下灿星传媒合作打

造，即灿星传媒负责制作，浙江卫视播出，真正实现

制播分离。“制播分离（Ｃｏｒｎｍｉｓｓｉｏｎ）的概念最早

出现于英国，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

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而自己则负责对

节目进行规划、评估、审核、收购和播出。”［４］制播分

离是制作公司负责制作，媒体平台负责宣传播放，

这有利于平衡节目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最初灿星

传媒是以《中国好声音》的优良前景与浙江电视台

签署了一份“对赌合同”。“电视台跟制作方投入的

资金越多，所邀请的明星就会更权威，制作人士就

会更专业，节目品质就会越高，而这个利益是双方

共享的，利益上的一致让制作方与电视台站到了同

一战线上，一起努力赚取更高的收视率。”正是这种

制播分离模式使得两个主体分别掌握节目版权和

播出权，灿星传媒在节目的制作上具有较大的自由

发挥空间和相对独立的创作环境，免受浙江卫视的

影响。同时，制作公司不必依靠压缩制作成本来提

高收益，而是以高质量的节目内容吸引受众，以不

断攀升的收视率参与长期利益的分配，这种良性循

环也使节目质量能够维持在较高水准。在制播分

离的创作机制下，此前在制作《中国好声音》时，灿

星公司就对英国版的犜犺犲犞狅犻犮犲狅犳犎狅犾犾犪狀犱 进行

了高度复制，从导师的配置和选手的筛选，到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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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灯光色彩、线路铺设等均进行了精细的复制，

灿星还选派专员前往英国学习相关技巧，实现制作

技术和制作理念的双重更新。而《中国新歌声》则

是在犜犺犲犞狅犻犮犲狅犳犎狅犾犾犪狀犱 的技术基础和《中国

好声音》四年国内实践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化”

探索。

在制播分离的同时，《中国新歌声》也延续并发

展了《中国好声音》在全产业链方面的打造，不仅进

一步开发节目衍生品和歌曲的线上销售，导师和选

手的演唱会、线下演出、各类商演甚至付费彩铃等

业务都被纳入产业链之中，集中打造节目品牌。此

外，《中国新歌声》的制播分离模式也使以市场为导

向的节目交易机制成为现实，节目版权始终掌握在

制作方手中，电视台仅有播出权，一旦发生侵权行

为，“相对于事业主体来说，企业主体就有更多的自

主权利来维护合法利益”［５］。

五、综艺节目本土化模式创新的再思考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正式颁发的《关于大力推动

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再次突出“创

新”在中国传媒领域内的优先地位，单方面地接受、

模仿外来模式注定将随着节目版权费的高涨和观

众审美需求的提升而逐渐式微，“创新”“创意”“原

创”成为综艺节目的新看点。从《中国好声音》到

《中国新歌声》的转变，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模式创新

的新趋势，并为综艺节目的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经验

和新思考。

一是优化本土化过程中的“借鉴”与“创新”。

无论是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对民族创新能

力的不断挖掘，在开发节目形式的过程中，有取舍

地借鉴国外已成型的节目模式可以有效地使节目

实际效果更贴近预期期望。“借鉴的过程可理解为

一种循序渐进的学习、融合、变革的过程，其重点在

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如何融入自己的思考和

创意，实现‘本土化改造’。”［６］但这种“借鉴”要建立

在尊重版权的基础上，同时应对本土文化加以细致

分析，对本土受众的消费心理模式进行充分调研，

以此作为节目创新的立足点。

二是强化创意人才的培养意识。在我国媒体

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人才作为创意的直接载体，

成为模式创新中不容小觑的一个方面。然而与基

数庞大的受众群体和日新月异的综艺节目相比，创

意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均有待于进一步增加和提升。

对创意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工作，不仅

需要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发展战略，也需要

从业者本身的专业化素养。媒体行业需要与高校

以及社会培训机构整合联动，从拓展创新思路、掌

握前沿理论、学习先进技术等方面全方位、有重点

地加大人才培育力度。

三是权衡经济利润与创新效果。无论是《中国

好声音》还是模式创新后的《中国新歌声》，广告的

过度投放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众的审美接受效果大

打折扣，无处不在的商业气息让观众更加期待纯净

的观看体验。因此，如何平衡经济利益和节目的艺

术效果是包括《中国新歌声》在内的诸多综艺节目

共同面对的一大挑战。

《中国新歌声》对于《中国好声音》有继承也有

发展，既取得了一定成果，也难免有不足，但在综艺

节目依赖“进口”的当下，每一步创新都是值得肯定

的。《中国新歌声》在盲选机制、导师设置、故事叙

事以及制播分离等方面为中国电视节目制作提供

了有益借鉴，在《中国新歌声》的发展中，如何协调

商业化与艺术独立性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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